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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 月 20 日深夜，84 岁的原八岭村张

老书记因病疼难耐，欲寻短见，这让其家人慌作一

团，不知如何是好。接到电话，店桥卫生院蔡大峰

医生立即骑上摩托车赶到现场，一边对病人进行镇

痛治疗，一边安抚老人竭力减轻其焦虑、躁动情绪，

并指导家人安排车辆紧急送往县城东医院。由于

受疫情影响，医院值守人员拒绝接受病人。蔡医生

便主动出面协调，经交涉给病人办理了住院手续。

等到病人疼痛缓解安然入睡后，天已基本亮了。

想写一写这个人，一个平凡又不平凡的人。蔡

大峰出生在庐南偏远农村，其父曾是普通乡村医生，

虽医术不是特别高明，但他诚信厚道，服务热情，医

风淳朴，受到很多人赞誉。在良好家风医德熏陶下，

蔡大峰早早养成谦和、善解人意的好德性；当他看到

农村缺医少药的现状和患者找父亲治病时的痛苦表

情，便从小立下学医为民祛病的崇高志向。高中毕

业后，大峰自费到安徽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学习。

在强烈的当一名白衣天使的欲望驱使下，他勤奋学

习，刻苦钻研，掌握了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在同期

学习的120多人中，学业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接着在

安医大一附院实习，尽管时间不长，但他十分珍惜这

宝贵的每一天、每一刻，从农村缺医少药的实际和防

治农村常见病、多发病的需要出发，他诚于请教、勤

于记录、善于思考、勇于探究，且不分医护，各科兼

顾，因而比较全面地练就了临床常用诊疗技能。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美国医生爱德华·特鲁多这句最具医学人文主义代

表性的名言，时刻激励着这位乡村医生的初心。

1995 年学业期满后，蔡大峰来到庐江县店桥卫生

院工作。当时，卫生院不仅基础设施和基本条件很

差，连妇产科医生都没有，以致妇科病基本都到县

城医院就医，产科多由乡村接生婆使用土法接生，

一旦遇到难产，后果不堪设想。一次，一名产妇因

大出血几近休克，令接生婆不知所措，情况

万分危急。接到电话，卫生院安排蔡大峰

出诊。赶到现场，蔡医生一边给产妇输

液、止血，一边安排车辆转往县医院。在

车上，他坐在产妇身旁，双手按住产妇腹

部压迫止血。待到了县医院松开双手时，

十个手指僵硬，经县医院医生一阵按摩之

后，手指才能活动。

由于蔡医生方法得当，赢得了宝贵

的救治时间，使产妇化险为夷。此后，一遇

到产妇生产困难的，家属多指名要求他出诊，

渐渐地蔡大峰又兼作了卫生院里的产科医生。至

今，经蔡医生参与接生的孩子已有好几十人，虽然

他们中没有认识他、记得他的，但蔡医生却说：“每

当听到新生命的第一声啼哭、看到母子平安时，我

的欣慰感和满足感便油然而生！”

“人命至重，有贵千金。”生命对于每一个人而

言都是至高无上的，因此，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

职。当然，这不仅要有热忱的服务意识和无私的敬

业精神，更要以过硬的医技作为支撑。在农村，农

民种庄稼家家都备有农药，因而误食中毒或故意服

毒现象时有发生，过去不少人曾因离医院较远失去

抢救时间而导致悲剧发生。自打蔡医生来到卫生

院后，积极实施洗胃与解毒并举的急救措施，将因

中毒致死者大幅减少。一次，一对老年夫妻因家庭

琐事发生纠纷而双双喝下农药服毒自杀，家人及时

拨打了 120 求救。正在不远处打防疫针的蔡医生

得知这一情况后，马上赶到事发地点，紧急给比较

严重的老奶奶进行洗胃抢救，但却遭到老人的拒

绝。蔡医生一边轻声细语地与之沟通、劝说，一边

替老人擦拭眼泪、拍打背部，令老人心有所动而配

合治疗。看到医患身上沾满老奶奶呕吐的秽物和

透出难闻的气味，令患者的一些家属都捂住了鼻

子，可蔡医生连眉都没皱一下。等县中医院救护车

来到时，老奶奶已经脱险了。

作为医生，蔡大峰深知，医者的岐黄之术固然

重要，但人文情怀亦不可无。经验告诉他，人在生

病时的感情最为脆弱，这时候医生的一个微笑或者

一句安慰的话，都能够激起患者的生活勇气和战胜

病魔的信心。因而，他经常用真情去帮助病人、用

温情去劝慰病人。住在店桥街道的耄耋老人洪某

某因股骨折加上帕金森等疾病长期瘫痪在床，儿女

们都因忙于工作不能在家常守，日常生活均由其老

伴一人照料。好在路近，蔡医生不仅为其打针、换

药，还经常抽空去帮他翻身、擦洗！据说，像这样精

心护理、视病人如亲人的事例，在蔡医生职业生涯

的许多动人故事中，仅是一朵小小的浪花！

如今，蔡大峰在悬壶济世之路上越走越远，越

来越为更多人称颂。我们也祝愿这位老百姓生命

的守护天使，不断在平凡中孕育伟大，在奉献中酝

酿崇高！

艺精岐黄，心怀人文 □ 李永龙

我虽出生在文学荒凉的年代，但却自幼就爱

上文学。读高中的时候，就很认真习作，写了不少

诗歌，那时候的诗歌创作，主流是民歌体。我那时

在枞阳县汤沟中学就读，高二的时候，我和爱好文

学的刘福久等同学，从汤沟文化站获悉，县文化局

要创办一份杂志，名称“战地黄花”。 文化站开始

征集本地作者的稿子，我和刘福久“初生牛犊不怕

虎”，都向文化站的澄清老师，送去了一叠民歌。

不久，《战地黄花》第一期就出炉了，发表了我

的几首民歌。这算是我的处女作吧，当时我 18

岁。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叶，当时的报刊杂志很少，

枞阳县是古老的文化之乡，历来有重文的传统，当

时能读书识字的人，都在传读《战地黄花》，当地有

些人，看到我发表了东西，甚至登门祝贺，父母觉得

很有面子，对我也是很大的鼓舞。我的文学之路，

就这样打开了。

在我成为“回乡知青”后，我几乎天天晚上读

书，能读到的书差不多都读了，另外就是写作。自

由诗、民歌，小剧本等，并勤奋投稿。那时投稿不用

贴邮票，“邮资总付”，当然发表了也没有稿费，我向

《战地黄花》《安庆报》《安徽文学》《江淮文艺》等报

刊，连续地邮寄“拙作”，请“编辑老师指正”。1976

年《诗刊》，记得是第六期，发表了我一首民歌，在我

们当地引起不小关注。

不久，我就接到一份“红头文件”，县文化局要

召开业余文艺创作座谈会，通知我“届时出席”。接

到通知后，父母十分高兴，以为我有“出息”了，而

我，似乎也看到人生的另一番远景，免不了内心的

激动。接到“通知”的那天晚上，父亲拿出一瓶酒，

要我与他对喝，他喝大了，不停地傻笑,重复地说一

句话：“不要骄傲。”会议在一个叫杨市小学的地方

召开，正是暑假，老师们放假回家，将住处都腾给

了我们。来参会的主要是全县的业余作者，大约

十多人，每人读自己的作品，大家讨论优点和不

足，畅所欲言。就是这次会议，我第一次

接触县文化局的几位老师：谢清泉、章晓

中、章家礼、周若澜等。这是我一辈子都

不会忘记的名字。

直到现在，40 多年后，每想起这几个

名字，我仍然有如沐春风的感觉。这也是

那个时代特有的记忆吧！

又过不久，省群艺馆要在合肥召开“民

歌创作座谈会”，县文化局的这几位老师，

又推荐我作为全县唯一的业余作者代表，

与谢清泉老师一起参会。这既是学习的机

会，也差不多是一种荣誉。我提前几天（好像三天）

就到了县城，文化局安排我住在章晓中老师的家

里。那时晓中老师是一个人在县城，有一间单身宿

舍而已，晚上我就和晓中老师“捣腿”，现在想起来

真的难得。更使我感动的是，一日三餐，晓中老师

在文化局食堂买饭，送回宿舍，那几天我虽然很不

好意思，但一个农村的孩子，吃那样的伙食还是大

快朵颐的。这件事，让我一直心存感激。

到合肥开会，我见到了民歌手殷光兰、姜秀珍

等，在会上她俩都介绍了自己创作民歌的经历和体

会，特别是她们因为民歌，到北京受到毛主席、周总

理的接见，使与会人员振奋不已。的确，她们是那

个时代的“骄子”。谢老师在那次会议上竭力推荐

我，还专门带我拜访省群艺馆的几位老师，我虽然

诚惶诚恐，但内心里十分温暖，也增加了不少的自

信。记得会议结束，我送别姜秀珍老师的时候，她

笑容满面地对我说：你这么年轻，将来前程远大！

我现在已不年轻，也没有获得“远大前程”，但

姜秀珍老师的这句话，我始终记着，几次到贵池，都

想看看她，但总是未能如愿。姜秀珍老师，你还好

吗？还有很多感人的记忆。回忆与枞阳县文化局

几位老师的往事，也或者是我自己对一个时代的追

忆。他们对一个乡村的孩子，谦和、真诚，纯洁如

水，没有一丝一毫的俗念。上大学以后，跟他们就

没有联系了，如章晓中、周若澜，几十年都没有见过

一面。但我常常会想起他们，想见面表达一下迟到

的谢意，哪怕说一声“谢谢”也好。

最近听说他们都已进入老境，既然当初是那

么纯净，现在恐怕我也没必要用世俗的方式，玷污

人生中如此圣洁的记忆了。

所以，写下这篇短文，聊表感恩之情。

想起那些名字，总是如沐春风
□ 江文波


